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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萧做了一个梦。当梦醒
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只见满山

遍野的绿色，竹子如箭矢刺
入瞳孔。头顶巍峨的高山颠
簸起伏，再往上是层层叠叠
的乌云，随时会有一场大雨
倾泻。这是哪？噩梦带来的汗

水从额头滑落，身下是摇晃
的车座，右边是明亮的窗玻
璃，左边是一张熟悉的脸。

孙子楚冲他咧嘴笑了
笑：“喂，你总算醒啦！”
“你———”叶萧把眼睛

睁大了，费力地支起身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没睡醒？可我记得
昨晚你没怎么喝酒。”

酒？叶萧捂着嘴呼了口
气，并没有闻到酒精味。他
环视了周围一圈，这是辆小
型的旅游巴士，车上坐着十
几个游客。车外是热带或亚
热带山区。

叶萧只认识身边的孙子
楚：“现在去哪里？”
“兰那王陵———我们刚

从清迈开出来。”
“清迈？”这地名好像

在哪听到过，“我们在哪个
省？云南？还是贵州？”

孙子楚苦笑了一声：
“拜托，不是开玩笑吧？我们
现在泰国！清迈是泰国北方
最著名的城市———你忘了
几个钟头前，我们在清迈的

酒店吃的早餐？”
心又浸到了浴缸底下，叶

萧用力揉着太阳穴，后背心已
满是冷汗。找到了坐标横线：
泰国北方———清迈———兰那
王陵。那么竖线呢？
“今天是几号？哪一年？”
“9月24日！真搞不懂，发

车时你还很正常，现在却好像
从外星球回来了，你故意耍我

吧？连2006年都不知道？”
“2006年9月24日，泰国

北方清迈，前往兰那王陵？”
时间竖线与空间横线终

于在平面相交，这个特殊的
坐标点———或许是致命的。

在确定时空坐标点的瞬
间，叶萧模糊的视野里，浮
现出一片山间盆地———酷
似一幅古老的水墨画。袅袅
的炊烟，如白雾弥漫在墨绿
的山色中。

11点30分，旅游巴士在

路边停下，导游小方招呼大家
下车。叶萧随孙子楚一起踏上
地面。导游用机械的语气介绍
说：这个少数民族村落，两百
年前自中国云南迁来，有着与
泰国本地人迥然不同的风俗
习惯。而贫瘠的内陆山地，也

比不得肥沃的湄南河平原，只
能生长玉米红薯之类，此外就
是美丽而可怕的———罂粟。

旅行团被安排在此午
餐，可享受纯正的山间野
味。立即有人兴奋起来，这
些天泰国菜都吃腻了，这下

定然要大快朵颐。
众人还未到村口，便听

到一阵沉闷悠扬的鼓声，孙
子楚紧皱眉头道：“铜鼓？”

果然，一进村便看到两
口大铜鼓，几个穿着民族服
装的老人，举着骨槌用力敲
打。铜鼓后站着数十个怪
物，个个面目丑陋，气势汹
汹地手持刀剑，几个女游客

吓得要拔腿逃回巴士。
导游小方立即喊道：

“别怕！是傩神舞。”
叶萧也点了点头，这是

中国西南常见的“傩”神面
具，在木头上画出狰狞的鬼
怪或野兽相貌，据说有驱鬼

破妖的神效。鼓点节奏越来
越快，几十位“傩”神载歌载
舞，手中挥舞着刀光剑影。
“MYGOD！”旅行团

里还有个外国人，二十多岁
的女孩，棕色长发围绕着白
皙可人的脸庞，说了一串浓

郁美国味的英语，转眼又说
了句熟练的汉语：“请问这
是一项旅游节目吗？”

导游犹豫了一下说：“是
的，一项特别的欢迎仪式。”

孙子楚仔细观察铜鼓，
这是两千多年前铸造的古

物，至今已极为少见。鼓的
边缘是奇异的花纹，似乎是

某种巨大动物。就在孙子楚
掏出放大镜时，两个干瘦的
村民目露凶光，他只得尴尬
地放弃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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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子坐在虎子驾驶的切

诺基里，惊魂未定。刚才太
悬了。他们竟然撞见了大
张！刑侦队的大张！

大张看见了他，两个人
的眼睛还短暂地对视了一
下，他赶紧转移开目光，幸好
他和虎子都戴了假发，粘着

小胡子，大张没认出他们来。
我今儿他妈是怎么啦？

他暗自责备自己，竟然耗子
给猫当三陪，要钱不要命
了！太大意了！准是那个姓
丘的报了警，敢耍我！别忘
了，你的马子还在我手里捏

着呢！黑子恶狠狠地想。他
停车给丘子仪拨了个电话，
咬牙切齿地发了一通脾气。

本来，这几天黑子似乎
时来运转，财星高照。在外地
躲了一年多，回北京以后，他
领着几个小兄弟东一榔头西

一棒子地干，只能挣个仨瓜
俩枣。后来彪哥招呼他，让他
接这单肥活，酬金三十万，并
且当场拍出来十万块钱定
金。他以为自己这回是交上
了大财运，谁料想，老鼠拉木
锨，大头在后头。他竟然绑票

绑出个更大手的来！那个姓
丘的一开口就是两百个，条
件只是放了他那个情儿，听
他指挥别听彪哥指挥。他乐
坏了，但却端出一副嫌少的
架势。傻逼姓丘的真还上了

当，让他开价。他一咬牙，报
出了一千万这个天文数字。

没成想姓丘的居然毫不含
糊，一口答应，并且不到两天
就给他预备好了六百万嘎嘎
响的现金。姓丘的也够他娘
傻冒的，要多少就给多少，一

点都不带还价儿的，以为给
够了钱我黑子就会放人。做
梦去吧！放了人让警察抓我？
让你们指证我？

那四百万尾款究竟还要
不要呢？黑子犹豫不决。还
有那小妞，听说她老爹当着
挺大的老板，也许留下来还
有利用价值？金钱充满了诱

惑，可是直觉告诉他，安全
第一。这么想着的时候，汽
车开到了他们的临时住所。
“他娘的，敢他妈叫警

察！”黑子一进院门就恶狠狠
地破口大骂。钱彪问他去哪儿

了，发生了什么事。黑子暴躁
地说：“这事和你没关系！”

黑子和虎子在隔壁喝
酒，边喝边骂秧子。灿灿心
里七上八下。

过了不知道多久，门开
了。黑子醉醺醺地闯了进来，

脸上的刀疤红得像血。他一
把抓起躺在炕上的灿灿。“你
爷们儿敢他妈拿我开涮！”他
的手抓着灿灿白藕般光洁圆
润的胳膊，目光落在她起伏
不停的胸脯上。“我他妈干了
你！”他疯了似的撕开灿灿的

衣服，把她推倒在炕上，朝挣

扎着的姑娘扑了上去。
半小时后，黑子提着裤

子走出房门。泪流满面的灿
灿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她
听见黑子在外面说：“小丫
头真够嫩的，比‘天上人间’
的妞都他妈棒！你们也进去
尝尝鲜！”她听见张吉利焦
急地喊叫：“不行！你们不能

这样！她可是冯总的闺女啊！
……这娄子捅大了！她是老
冯家惟一的后人！”张吉利

的喊叫被一片嘲笑声淹没。
不知是什么时候，灿灿

醒了过来，她浑身上下一丝
不挂，全身哪儿都疼痛。她

忽然发现一个手机。这是她
的手机！她挣扎着挪动身
子，抓起手机，打开电源，摁
到短信位置，从模板里调出
一句话：“我爱你。”她把这
个短信发给了丘子仪。

她还没有来得及关机，

黑子就回来了。他一把夺过
手机，劈头就是一掌，把她
打翻在地。
“你他妈的敢通风报

信！”黑子抓着灿灿的长发，
把她从地上拖起。灿灿发出
一声凄厉的惨叫。

“来人！”黑子喊道。歹
徒们齐刷刷地冲了进来。“咱
们暴露了，必须立刻搬家，”
黑子命令，他看了一眼微微
发抖的姑娘，姑娘梨花带雨，
神色木然而缥缈。“这个骚货
不能留，把她给我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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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飞赴西安，宋美龄

在南京度日如年。她在为失
去自由的蒋介石担忧，同
时，也为自己究竟是不是前
去那刀兵相见的西安城犹
疑不定。

宋子文飞临西安后，张
学良又派蒋鼎文飞回南京，

给正在全力轰炸西安的何
应钦送来一封叫停的信。从
此南京局面又出现好转。宋
美龄从蒋鼎文处得知蒋介
石尽管受伤，但张学良和杨
虎城并无加害的意思后，紧
张心绪稍稍平稳。可是，她

心里对张的怨恨仍然多于
谅解。她无法理解一个南京
政府的副总司令，为什么在
对蒋实施兵谏之后，又把中
共代表周恩来请到重兵围
困的西安。听到周恩来到西
安的消息，宋美龄就想起蒋

在事变前和她谈到的戴笠
情报。那时候尽管蒋介石手
里得到的情报已十分确凿，
但由于宋美龄过于看重张
学良从前的感情，所以在蒋
的面前极尽庇护之能事。想
到这里，宋美龄心里对蒋介

石罹遭大难越加痛心疾首。
12月22日，南京冬云蔽

空。寒冷的小北风在明故宫机
场上刮得正烈。当宋美龄在宋
子文和端纳等人陪同下登上

美龄号专机的时候，她站在舷
梯上俯望着空荡荡的机坪，心

底不禁泛起难言的酸楚。
“端纳先生，我求你一

件事，好吗？”当宋美龄透过
机窗望见笼罩在严冬雾气
里的西安城墙的时候，她已
对自己可能遭遇的难堪做
了最坏准备。忽然，她从挎

包里悄悄取出一只亮闪闪
的白朗宁手枪。那是她在从
上海闻讯去南京时就为自
己备下的应变武器。

“夫人，有什么吩咐，
只要能办的，我一定会办。”
这位早年在东北辅佐张学

良，后来张、蒋“政治蜜月”
期间被介绍到南京服务的
外国人，对去西安和少帅打
交道，始终抱有必胜信念。
所以当端纳见宋美龄把手
枪送到面前时，竟大惑不解
地问：“夫人，我早就对您说

过，西安没有任何危险！”
“不，对我来说有危

险！”宋美龄固执地把手枪塞
进端纳手里，郑重叮嘱，“现
在我才知道，政治是非常可
怕的。在政治面前亲情有时
会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我要

求你，我到西安后万一遇上
难堪和危险，你就在我脑后
开一枪。让自己人打死，总比
被那些乱兵枪杀了好些！”
“不会的，夫人，张汉卿

绝不会忘记夫人对他的好
处，他怎敢对夫人动枪呢？”

端纳感到宋美龄可笑。但在
宋的郑重请求下，他只好把

手枪装进怀里，以备万一。
这时，美龄号专机在冬雾重
重中已安然降落在西安机
场跑道上了。端纳提醒宋美
龄说：“夫人，到了！”宋子文
和戴笠等也在旁提醒她，可
是宋美龄却迟迟没有起身。

下飞机后宋美龄看到并
没出现她曾担忧的难堪场
面，而且少帅还亲自前来迎
接，她的脸上又露出了自信
的笑容。

舱门忽然打开，马上刮
来一股寒冷的风，吹得宋美

龄浑身一抖。可她定睛一看，
机场跑道上并没有大兵围攻
的难堪场面，眼前竟是条扫
尽积雪的水泥跑道。蓦然，一
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
他穿着笔挺的黄色军呢大
衣，军帽下是她熟悉的英武

面容，还有他那善良的目光。
“夫人，让您受惊了！”

她见张学良大步来到舱门
下，不但没有“叛军”的凶
相，还郑重地给她敬了个举
手礼。也许正因为张的恭谨，
才融化了宋美龄心中的坚

冰。张学良上前紧紧握住她
的手，一刹间，宋美龄的心被

深深地感动了。她真想拉住
张大哭一场，可宋美龄毕竟
不是因感情就忘记使命的寻
常女人。她稍许迟疑一下，就
快步走向跑道上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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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定下的规矩：男子

二十冠而字。意思就是说男
子二十岁了，可以举行冠
礼，并赐以字了。从今年起
你就是成人了，该就业了，
再啃爹妈就说不过去了。

现在阿瞒也到就业的年
龄了，老爸曹嵩准备给刚取

字孟德的曹操找个官来做，
跻身于汉朝的管理体制内，
做一名旱涝保收、外快肥丰
的朝廷命官，这事曹操的老
爸早就替他想好了。

这与儿子曹操填的志愿
正好吻合，曹操那时候绝没有

将来进入汉朝中央政府做官，
能混上个市长他便心满意足
了。他后来在带上魏王王冠后
颁发的十二月己亥令中说：“孤
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
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
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

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也就是说，他最大的理

想就是做一个好郡守，相当
于现在一个合格的市长。但
东汉时做官也必须拿到一张
文凭，叫“孝廉”，那时候还没
发明科举制度，更没有什么

大本、硕士、博士之类，连国家
公务员考试也没举办过。

怎么办呢？推荐与选拔相
结合，由各州郡的一把手负责
向中央推荐，要求的条件很简
单：孝敬父母，廉洁奉公。

这儿有点小问题：孝字
还好考察点，父母证明如有

舞弊嫌疑，那还有四邻八舍
的数不清的活口呢，廉字怎
么界定？官还没影儿呢，难
道还有傻瓜自己提前声明：
“本预备官员，上任之后，贪
是免不了的！”

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傻

瓜说的是实话，但总不会因为
哥们儿实在就让他做官吧？

所以现任官员们也只好
举行考试，考什么？看谁“孝
敬”本官员的铜钱多呀！至
于“廉”么，你要先廉自己，
把兜里的金银广施，那就自

然孝廉俱全了。
所以，东汉末年到处传

唱这样几首歌谣：“举秀才，
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
反封侯”。

对于“孝敬”钱这样的小

事，势大财粗的曹家是没有什
么问题的。朝里有人好做官，
孝廉身份对于曹操来说，连个
三寸高的门槛也算不上。

汉灵帝熹平三年，曹操
在二十岁那年，被荣举孝
廉，接着便凭资历参加了工

作，暂屈任洛阳北部尉。洛
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
聚居之地，地面不大好管，
但级别相当高。

啥时能熬成个市长？别
急，初入仕途，来日方长，都是
圈内人，升官何难？只要父亲

在朝中不倒，前程一定辉煌！
曹操没打算指望老爸的

提携，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相
当的自信，你想，连高人许劭
都认定自己是治世的能臣，
退一步到了乱世，还混个
“奸雄”的角色。即使是一个
非常自卑的人，有了这些话
的支撑也会牛气冲天的，更

何况是曹操这样从小就在
“太子圈”里混的人。他要是
安心指着老爸的提携来升
官，他也就不是曹操了。

遥遥仕途，曹操要靠自己
的才智打拼前进，漫漫风雨，
曹操要凭个人身手一洗晴空。

就算是后台硬气，升官
也要有让上边看得到的政
绩，做面子工程是所有官员
必然的通病。曹操也未能免
俗，决心来个新官上任三把
火，从市政衙门形象着手，
然后来个综合治理，先在天

子脚下露露脸再说。
让别人听自己训话的感

觉永远是良好的。曹操对自己
的下属马步差役首次训话：
“有谁愿意随我取富贵吗？”

一语惊人，差役们第一次
见识这么个当官的，立时百众

一心，群情激昂：“愿意！”
“钱从哪里来？就在诸

位的手中，自现在起，我负
责动口，你们负责动手，咱
们干出个样子让百姓们瞧
瞧，我曹某愿与尔等同甘
苦，共富贵！”掌声如雷。


